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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码头搬运工，就是指在码头搬货及卸货的人。

这是一个体力活，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必须要有强

壮的体魄。

宝庆府是商业、手工业重镇，又是湘西南物资

集散地。资江、邵水两岸曾经有八个码头，码头搬

运工众多，他们多居住在下河街一带的棚屋里。

现在，搬卸货物大都是机械作业，码头搬运工

越来越少。

（唐文林、王艳萍，宝庆烙画传承人）

􀳅湖湘三百六十行

码头搬运工
唐文林 王艳萍

雪峰山下的夏天，是从一碗凉粉开始的。

5 月到，街头巷尾就陆续支起了凉粉摊：一个

大桶，盖着洗得发白的纱布，几张木桌，几张凳。暑

气蒸腾的午后，望一眼，单那个“凉”字，都让人觉

得心里舒坦。

满满一桶凉粉，通体透明，安静地卧在那里，

像一块刚刚凝住的晨露。老板拿一把薄铁片做的

刀，横几刀、竖几刀，然后随手一勺往碗里扣。那凉

粉块晃几晃，才肯老实下来——嫩得让人不忍心

使劲端。

中国各地都有凉粉，可模样和吃法大不相同。

川北的凉粉是黄的，切成粗条，浇红油辣子，呼哧呼

哧地拌着吃，是火辣辣的痛快；云南的木瓜水要加

玫瑰糖，紫盈盈一碗，甜得风情万种；广东的黑凉粉

切成小丁，搁进椰奶里，清凉精致。可雪峰山下的这

一碗，是最朴素的，却让山里人念了一辈子。

真正叫这碗凉粉活过来的，是那一勺红糖水。

雪峰山下的洞口人熬糖水讲究，红糖非得是那种

带着焦香的土红糖，慢火化开，甜得厚实却不腻

口。醋一定用正宗米醋，酸得正，不呛嗓子。末了撒

一小撮香芝麻，添几粒枸杞。

啧啧，啧啧，开吃，开吃。

雪峰山下来的风，沿着山脚一路往洞口塘灌，

那里山风凉，水声大。家乡的人们，全家一个摩托

车，呼啸着往洞口塘跑，去平溪江泡澡，待一下午。

凉够了再往回走，叫上一碗凉粉，就是最美的时候。

这么多凉粉铺子，就属洞口九中一条街生意

最好。小学二年级前，妈妈带着我，专门从乡镇坐

班车、再转公交，来这里吃一碗。后来我们搬到县

城，刚好住在九中附近。那时候刚放学，书包沉得

压肩膀，脚底板都是烫的。但只要远远望见那方凉

粉摊，脚步就不由得快起来。我拽着妈妈的衣角，

讨那三块钱。卖凉粉的阿姨早就认得我了，每次都

笑着多浇半勺糖水：“小馋鬼，又来了。”

我哪里顾得上回嘴。碗一接到手，就急着往嘴

里送——连搅拌都等不及。凉粉滑过舌尖，轻轻一

抿就化开了，带着红糖的甜和米醋的微酸。那时候

觉得，全世界的幸福，也不过就是夏日午后这一口

爽滑。

大人们也吃。下了班的、刚干完活的、从菜市

场回来的，往矮凳上一坐，外套一脱，满身汗珠子，

端碗就喝。有熟人路过，老远就招呼：“来一碗？”

“来一碗！”那边应着，人已经拐过来了。几个人往

摊边一围，喊一嗓子“老板，来几碗”。然后吸溜吸

溜开喝，吹着牛皮，说说笑笑，一天的疲惫就这么

消失在碗底了。凉粉摊的生意好，到底是借了那一

脉山风江水的光。

家里大人也带我做过一次白凉粉。拿纱布包

好凉粉籽，浸在水里一遍遍揉搓。搓出来的浆子浑

浑的，看起来不怎么起眼。可放冰箱里镇上一夜，

第二天打开——乖乖，满盆晶莹剔透，像把月光都

冻住了。

可雪峰山上的凉粉，远不止这一种白。山里有

一种树，当地人叫它“鬼见愁”。采回树叶捣烂成

浆，滤去渣滓，点上一点草木灰，静置半天，就凝成

一盆碧莹莹，透光看，像一块上好的翡翠。这绿凉

粉消炎去火，山里人头疼脑热舌头长疮，不急着吃

药，先来两碗这东西。我试过淋一勺土蜂蜜，绿叶

子里那一丝若有若无的清苦，被花蜜的甜柔柔地

裹住——两样东西在山里本就相邻而生，到了碗

里，竟像是认了亲。

山里人管它叫“神仙豆腐”，名字里带着敬意

——大约是觉得草木有灵。山河不言，却把最好的

东西悄悄塞进山里人的碗底。

我后来出去读书，离了洞口，也离了那碗凉

粉。外面的夏天也有冰粉，花花绿绿，配料多得数

不过来。可吃来吃去，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这次放假回家，发现县城人民广场附近有了

一家“红茶凉粉”。原本那透亮的白，变成了红褐

色。入口的瞬间，一丁点红茶的清苦幽幽浮上来，

在舌尖转一圈，又化作隐隐的甘。那感觉不像在吃

凉粉，倒像在喝一杯凉了的茶。可偏偏凉粉的身子

骨还在，滑滑嫩嫩的，把茶香裹着一路送下去。我

不由多含了一会儿才咽。

“这怎么做的？”我问。

老板擦擦手：“雪峰山有好茶，我琢磨好几年，

能不能把它与凉粉融合呢。红茶性温补气血，夏天

来一碗，喝出清凉喝出美。”

雪峰山下的人，是敢想敢干的人。老板是个

“90后”，爱折腾，爱美食。听他说，这门带着茶香的

新手艺，入了县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夏之

后，人气很旺，广州的、长沙的家乡人急吼吼要吃，

老板索性带冰打包用顺丰快递寄去，到了也没坏。

在外头待久了，一到热天更想家，想雪峰山的

清凉，想碗里轻轻晃动的凉粉。跟外地朋友聊起来，

他们总是不解：“那不就是果冻吗？”我只是笑一笑。

有些味道，是说不清的。

（肖可妮，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

􀳅故土珍藏

冻住的月光
肖可妮

1977 年，我 14 岁。这年的端

午节，我临时成为替补队员，有

幸参加了龙舟竞赛，成为我们中

学人人羡慕的人物。

在我的故乡新宁县，是有两

个端午节的，一个是农历五月初

五，我们称为“小端午”；一个是

农历五月十五，我们称为“大端

午”。这是比较特别的，后来我才

了解到，只有湖南很少的几个

县，才至今保持这一习俗。

传说，屈原是在农历五月初

五满怀忧愤，投汨罗江而死的。

当地群众为了保护他的尸体不

被鱼虾吃掉，便做了大量的粽

子，撒入江中。同时，老百姓划着

渔船，到江中争相打捞他的遗

体。到了农历五月十五这天，终

于捞出了屈原的遗体，老百姓便

划船庆祝。这就是端午节做粽子

和划龙船的来历。

在故乡，每到农历五月初五，

河里就开始划龙舟，一直到农历

五月十五举行完龙舟比赛，才算

结束。因此，农历五月十五的大端

午是最热闹的，夫夷江边有些农

村会停工，学校也会放假。

端午节划龙舟，我们生产队每年都会参与。每

次过节前，队里开个会，选一些青壮劳力。随后由老

人带领，每天晚上，集中到仓库前的晒谷坪上，进行

划船训练，称为“划旱船”。地上摆放两排板凳，长长

的，像船舱一样。划船的人手持桡片，坐在板凳上，

或弓着身子站起来。前有喊号子的，中间有擂鼓的，

后面有摇橹的，和龙舟上的排列一模一样。随着“扒

……哟喔……一扒扒到放生阁”的号子喊起，鼓点

敲响，划手们一下一下，整齐划一地划动着。孩子们

也跟着喊号子，做动作，跳跃起来。此举，主要是练

手法、节奏，营造气氛。

那时也不像现在，有专门的龙舟，一般都用货船

去代替。我们生产队离夫夷江有二三里路，自己是没

有船的，要到沿江生产队去租船。一般只租几天或十

天半月，前几天在河里训练，大端午比赛完退回。

说来也怪，每年大端午前几天，总要下一场雨，

河里涨一点水。老人们说：“这涨水就是让老百姓划

龙船的。”

比赛就在我们县城金石镇西门口的江面进行。

上起放生阁下的莲潭，下到长码头附近。夫夷江从

广西资源奔腾而来，七弯八拐，到我们县城旁冲出

一条直直的河道，是龙舟竞赛的最好地段。到了这

天，西门口张灯结彩，城里乡里的人都来了。两岸的

山边，附近居民的楼上，甚至树上，也爬满了观众。

河道中，几十条龙舟在慢慢游弋，等候着比赛。

舟中敲着悠然的鼓点。划舟的人，面带笑容，和着节

奏，唱起号子，让人看了好生羡慕。随着裁判的一声

哨响，几条龙舟像离弦的箭，射了出去。舟上的鼓

点，划舟人的吆喝，两岸的欢呼，汇成一片，整条河

像煮沸了一样，十分热闹。渐渐地，有些龙舟冲在前

面，有些龙舟落了后。在两岸的欢呼声中，第一轮比

赛结束了，随后响起了激烈的鞭炮声。

有一年，我们村的四队组织了一个女子龙舟

队，成为赛场中的一道亮丽风景。比赛时，因为体力

的原因，她们总是落在后面。那些男队也不拼命划，

故意靠近她们船只，用桡片打水，将她们身上淋个

透湿，两岸的人便高呼起来。

我是每年都要看龙舟比赛的。小时跟姐姐哥哥

去，大一点和同学去。那一年，我 14 岁，挤在西门码

头上看龙舟。刚好，我们队的龙舟参加完第一轮比

赛，从下游向上划来。到了西门码头，他们将龙舟靠

岸，停在我的面前。一个隔房的堂哥捂着肚子，满头

大汗，被扶下船来。主将缺席，领队的便大声叫我上

船，顶替上阵。我简直受宠若惊，激动得不行。这是

我梦寐以求的，我虽然年纪不大，但已长到一米七

多，已算够高的了。

登上船后，领队特别吩咐我，跟着前面的队员

一起划，一定要保持整齐一致，用上力气，船才快。

我以前虽然没有正式划过龙舟，但划过旱船，对于

那些动作，早已谙熟于心。

接着进行第二轮比赛。我站在队伍中央，跟着节

奏，用尽吃奶的力气划着。我们的龙舟，一直冲在最

前，赢得了这轮小组第一。我们举起桡片，欢呼着。我

看到了一排排羡慕的目光……此刻，我觉得自己突

然之间长大了许多。毕竟年纪太小，后面的比赛我没

有参加了。最后，我们队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第二天来到学校，我迎来了各种异样的目光。

那里面，有肯定、有羡慕、有欣赏，也有嫉妒，还有女

同学滚烫灼人的目光。

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 49 年了。但那

年端午节划龙舟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难以忘记。

（范诚，湖南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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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邵东市楹联家何俊良 20 年创作

结晶《一寸心笺万古情——俊良楹联选》由

山东黄海数字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收入

何俊良 2005 年至 2025 年间创作的楹联作品

1000 余副、理论文章 12 篇，以及师友评点文

章 36篇，共计 50余万字。

何俊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

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现任邵阳市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他曾出版文艺评论集《文字

的使命与力量》，并获评“邵东首届道德模

范”“邵东十佳义工”。

何俊良不仅高产，更是一位有深度、有

体系的理论探索者，提出了春联创作“民俗

性、时代性、文学性”三统一原则。邵阳市楹

联学会主席邹宗德称其楹联，题材广博不拘

一格、语言灵动出人意料、对仗精工匠心独

运、真情流露不假雕饰，且地域特色浓郁。

（记者 邓朝霞 通讯员 张亦斌）

何俊良《一寸心笺万古情》出版

我家有两个小男孩，女儿家的呱呱比

儿子家的轩轩大 3 岁。兄弟俩有时蹦蹦跳

跳，开心得像快乐的鸟儿；有时为一张废弃

的小纸片，或一支小铅笔争得面红耳赤，鼻

涕眼泪横流，弄得我昏头转向。

一天呱呱从幼儿园放学回家，好奇地

问弟弟：你说太阳公公晚上去哪里了？轩轩

耷拉着小脑袋，对哥哥说：太阳公公白天走

累了，晚上躲起来休息呢。哥哥闪着的大眼

晴，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隔壁的黄阿姨在离住地不远的一家超

市上班，某天带回一些小零食。轩轩歪着小

脑袋向阿姨要吃的，黄阿姨给了他一小袋。

可是小家伙仍然还想要，伸着小手，说：阿

姨，再给我一点吧！黄阿姨扑哧一笑，说：干

嘛还要一点呢？小家伙理直气壮地说：我还

有哥哥哩！直到把小零食拿到手后，小家伙

才喊一声“谢谢”！

一天，我去幼儿园接呱呱回家。在经过

小区门口时，小家伙歪着头转向墙角。我好

奇地问：呱呱，你在看啥呢？

爷爷，你瞧，这条小蜗牛好像饿极了，

趴着不动呢。我怔了怔，说：你怎么知道它

饿极了呢？

呱呱说，早上他去上学时还见它到处

爬呢，而现在却缩着头一动不动，所以他想

它一定是饿了。说着小家伙从书包里拿出

一块吃剩的饼干放在蜗牛旁边。我被孩子

的天真与善良所感动，也为孩子细致敏捷

的观察与思考而欣慰。

星期天，两个小家伙随我来到一家超市二

楼的娱乐处。轩轩捏着我的衣角，扭扭捏捏地

说：爷爷，我不想坐摇摇车，咱们去坐地铁吧！

为啥呢？我对小家伙说。

爷爷，地铁上可热闹呢，有许多叔叔、阿

姨……还可以看窗外的风景。长大了，我想

去学开地铁、开飞机呢。

哦，小家伙原来有着如此多的心心念

念呢。

每个星期五的傍晚，也是轩轩最快乐

的时刻，因为他的妈妈在附近一所中学教

书，放完学就来接他回家。正因如此，两岁

的小家伙竟然关注起天气来了。到了星期

五这天，小家伙便伸着脖子察看门前那棵

小马尾松的姿态。如果茎叶摇摆不定，可能

就会刮风下雨。于是他就会找来雨伞，对奶

奶说：妈妈会不会在来接我的路上淋雨？

瞧着小家伙那副较真的模样，好几次我

把他拥在怀里，不住地说：小宝贝，你还真是

咱们家的“小灵通”呢。

孩子们的心里掖藏着奇奇怪怪的遐

想。我想，走近孩子，做他们的贴心好玩伴，

才能发现和培育他们的美好心灵！

（钟常贵，邵阳县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做孩子的贴心玩伴
钟常贵

“我的龙舟记忆”征文选登

文艺广角


